
“海都之星”与我 

 

第一章：育马生涯的苦与乐 

 凯旋门大赛后，胜利的狂喜渐渐平淡下来，家庭生活复归平静。此时，父亲却突然宣布我们要停止一切赛马活动。 

 父亲远离赛马活动 

  



父亲坚信凯旋门是平地赛的巅峰。征服了这个巅峰，任何其他成就都只是陪衬而已。我知道父亲做出这个决定是源于他的个人理念：人生在世要有一个不断向前追求的目标。因为对父亲来说，社会的进步就是因为人们享受征服目标的刺激过程。 既然在这个领域已到达顶峰，就要毅然离开。 
  

 我在选译座驾时父亲就劝我永不要选购劳斯莱斯幻影不然的话我会失去再可向前追求的目标。 

  一如所料，母亲对父亲的决定表示反对。“海都市”继续在尚蒂伊接受训练，但状态转差。她的左腿一直疼痛不止。母亲不愿出售“海都市”，害怕新主人会把她送到美国，打止痛针继续参赛。*欧洲的赛马规则是马匹不允许打止痛针出赛，所以有些欧洲马主都会把已在欧洲有良好赛绩但又受了轻伤的赛驹运往美国继续打止痛针出赛。 
  



 止痛药 

  此时，“海都市”已经不能参赛了，只能开始她的配种生涯。母亲前往多维尔不顾一切地全情投入，为“海都市”配种。她对此毫无经验，前路困难重重。父亲则鼓励我周末时不要只待在尚蒂伊，可以选择其它课外活动如练习网球。 
  



前路困难重重？ 
 

 

母亲失落时只能向大海倾诉 
 

  母亲成了育马界的笑柄，人家嘲笑她是“那个中国妇人与她的母马”（la Femme Chinoise avec sa 
Jument）。我想这些人未必是出于恶意，毕竟马匹配种及培育马匹是一项欧洲世代相传、规则严格的事业，育马业个中复杂，外行人不宜插手。 
  

母亲对“海都市”的爱，助她渡过被人嘲笑的难关 
 

 

对了解母亲的我，在我眼中她与海都市是“女侠与爱驹” 
 



  为了展开新的配种事业，母亲租用了他的老师兼好友韦士登刚刚空置出来的维多种马及育马场。 这马场占地六十公顷，内设母马产房、公马配种栅，六十个马糟及备有员工宿舍及马主住堡垒，设备高档，租金昂贵，每月庞大的支出只为了培育一匹母马，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但母亲一意孤行，于是海都市就成为了维多种马及育马场（Haras de Victot）的唯一住客。 
  

母亲与嘉心在多维尔的维多种马/育马场 （Haras de Victot）共度周末 
 

 

崔黄紫灵与前国防部长张爱萍的儿子张品将军，探访在维多马场的“海都市” 
 

  



 正在喂饲小马的母亲 

  

1995年，“海都市”与法国最优秀的种马“白令”（Bering）配种，并于 1996年 2月 15日诞下漂亮的小雄马“大海洋”（Urban Ocean）。 
  



维多马场里只住着“海都市”与儿子“大海洋” 
 

 

“海都市”与初生小雄马“大海洋”在维多马场 
 

  

“大海洋”、崔黄紫灵及孙家栋部长的儿子孙中亮 
 

 

崔黄紫灵与“大海洋” 
 

  到了 1996年的配种季节，母亲为她珍爱的“海都市”选择了穆罕默德酋长的爱驹“临泰莱”，他是
1995年凯旋门大赛的冠军马。当时母亲配种专业知识并不丰富，只是遵循马界的一个说法行动，让最优秀的母马配最优秀的公马，培育出最优秀的下一代。 



 母亲与 1997年“海都市”与“临泰莱”生下的小雌马“美利加”（Melikah） 然而，父亲终于难以忍受“那个中国妇人与她的母马”这样的蔑称，受不了来自育马界的鄙视，将怀了孕的“海都市”出售了。崔氏的赛马事业与鸿图似乎要划上句号了，不过事情远未结束。 

马是上天宠儿 
 

 

 母亲能忍受与爱驹的分离之痛吗？ 
 

  母亲无法与自己毕生钟爱的“海都市”分离，暗中开设公司，用高价赎回“海都市”的拥有权。 



 金钱的作用，还是母亲的能量？母亲常说金钱是能源。 

  

“海都市”终于重返崔家，父亲蒙在鼓里。 

 欢迎回家——卡通片《Tom & Jerry》 
 

 

 我的夫人究竟做了什么？ 
 



 正如养育我和嘉心一样，母亲要为她辛勤培育的马匹创造最好的机会。那时对于“海都市”来说，
“最好的机遇”就是与最优秀的冠军种马“鞍匠井”（Sadler’s Wells）配种。于是“海都市”跨越爱尔兰海，到达素有“育马之国”美名的爱尔兰，被送往蒂珀雷里郡（Tipperary）的种马场与「鞍匠井」配种。 

“育马之国”爱尔兰 
 

 

“鞍匠井”（Sadler’s Wells），冠军种马，种马之王 
 

  比手划脚的“聪耳聋人”之旅就这样开始了。母亲的英语是在英国大学里学习的，跟“育马之国”爱尔兰的英语口音完全不同。种马场虽然国际化，但人们沟通都用爱尔兰英语，连法语翻译员也没有一个，又怎么会有中文译员呢？母亲本来就很难听懂爱尔兰口音，更何况里面还夹杂着许多陌生复杂的配种专业词汇。母亲对我说，她就像身处电影《迷失东京》（Lost in Translation）。她过去在法国育马界挣扎求存，现在又要接受爱尔兰育马界的挑战！ 



聪耳“聋”人 
 

 

母亲永远积极进取，永不气馁。 
 

  

 语言和文化横亘在民族与民族之间，成为沟通障凝 

 


